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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微博求救

2月22日晚，有网帖《“官二
代”横行霸道，恋爱不成毁容少
女》传出，其中细述了1995年生
的安徽“官二代”少年陶汝坤
2011年9月17日晚6点左右携带
一瓶打火机油来到生长在“工薪
阶层”家庭的少女周岩家，将其
烧伤，施暴原因是陶汝坤向受害
者求爱不成。

这个署名“求助04315”的网
友在天涯网发的帖子中，不少语
句都表现了陶汝坤施暴时的嚣张
和冷漠，毁容少女周岩伤势极为
严重。这些情节之外，帖子多次提
到陶汝坤的父母是“高官”，甚至点
名说其父是“安徽审计厅高干”，其
母是“合肥市规划局高干”。发帖者
猜测，正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妨
碍了司法公正，才使此案的司法程
序一直没有进行。

文字之后，“求助04315”还
配了多幅周岩烧伤后的照片，未
经任何技术处理，其血腥程度几
乎达到了人的心理承受极限。

“求助04315”特意放上一张周岩
烧伤前的照片做对比，这个17岁
小姑娘清纯美丽的形象与烧伤
后的面目全非形成了强烈的视
觉反差。

事后，周岩的母亲和小姨承
认这个帖子是她们发布的，之前
她们在本地论坛上发帖，但很快
就被删帖。

2月24日，上述帖子被转发
到新浪、腾讯等各大微博。短时
间内，相关网帖点击量达到数十
万次，微博转发和评论高达数万
条，“合肥少女毁容案”在事发5
个月后在网络上集中爆发。

“‘高干’、‘官二代’的标签迎
合了现在人们的仇官仇富心理，
烧伤前后的对比照片也有着强烈
的视觉冲击力。”安徽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院长芮必峰认为正是这两
点获得了网民关注，一桩普通的
刑事案件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网
络事件，每个网民都开始制造信
息，参与对该事件的解读。

■翻转的压力

陶汝坤的父亲首先遭遇“人
肉”。

网友将陶汝坤的父亲锁定为
安徽省审计厅一陶姓处长，不过，
2月24日，安徽省审计厅通过“安
徽公安在线”微博做了官方澄清，
但这并没消减网民围观的热情。

根据发帖人留下的求助电
话，2月24日，合肥当地网络媒体
联系上了受害方周家，受害者终
于现身说法。发自现场的丰富视
听节目当晚就让公众第一次直
观逼近了这件事的核心。

周岩的小姨李云说，毁容事
件发生后，陶汝坤的父母一开始
态度比较积极，支付了前期医疗
费。但后来，陶汝坤的家人带着
情况说明书和取保候审申请书
找到周家，希望他们签字。周家
认为这是陶家人有意想为陶汝
坤开脱罪行，就拒绝签字。之后，
陶家态度急转直下，不再支付医
疗费用，周岩则因欠医院十多万
元治疗费被迫出院。

在后续治疗和赔偿事宜上，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周岩的治疗
费用没有了着落。而此案所涉的
司法程序，因为周岩伤情鉴定一
直没有做而没能再进一步。眼看
着陶汝坤在看守所羁押即将到
期，周家人对继续等下去没有了
信心，他们甚至揣测是陶家父母
用权力干涉了司法。

“首先，犯罪嫌疑人父母不
管不问了；再者，医药费等各个
方面我们无力承担了！5个月还
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作为平民老
百姓我们害怕了！”周岩母亲在
新浪微博上称，自己不得已只好
上网求助。

受害人单方面的陈述被当
做事实传递给了公众，而这时，
作为事件的另一方，陶汝坤的父
母则采取了躲避的态度。

通过采访的视频截图，网友
查看到了陶汝坤父母的姓名、工
作单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联
系方式等重要信息，并公之于
众。来自网络和现实的双重压力
很快传递到陶汝坤父母一边，网
友发现陶母的手机已经关机，而
合肥一媒体人突然在一天内接
到了上百个骚扰电话，只因他的
手机号码与陶母的十分相近。

■“官二代”标签

2月24日晚，周岩母亲对陶
汝坤父亲的身份进行更正，承认
其工作单位是安徽省合肥市审
计局，而非安徽省审计厅。

周岩的小姨李云向记者解
释：“我们当时也不清楚他们二
者的关系，这是笔误。”

发帖前，周家咨询过周岩的
代理律师李智贤，李智贤说，案
发已经5个月，但司法程序却一直
没能往下走，司法的低效加上周家
人对医疗费用的迫切需求，使她默
许了这种网络求助的方式，希望这
件事能得到更多关注。

李智贤说，其实她本人当时
并不清楚陶家的背景，她认为笔
误可以理解。不过有人认为，此
举未必就是笔误，很可能是为制
造“官二代”噱头。

事后沟通中，李智贤交代周
家人，“以后任何发布出来的信
息可以是不完美的，但一定不能
是假的。”

这处笔误，或多或少迎合了
网友对“官二代”的不理性情绪，
网友很快挖掘出陶家的更多背
景，房产信息一并被抖了出来。

传统媒体开始介入此事，关
于陶家父母的信息有了更清晰的
轮廓。陶父同事证实，陶父只是正
科级公务员，工资“一个月几千
块”，陶母也是正科级公务员。

这与网友想象中的高干多
少有些差距，不过“官二代”的标
签着重点在“官”上，至于多大的
官并没有明确界定，正科级公务
员与高干之间到底有何实质的
差异，就像芮必峰说的，陶汝坤

“这样的‘官二代’说是也是，说
不是也不是。”

陶汝坤父母的“高干”信息
被彻底证伪后，开始有理性的声
音回流，芮必峰在微博上说：“我
的看法是，除非施暴者家长依仗
其背景干预下面的办案，否则就
目前的情况看，这件事与‘官二
代’、‘富二代’并无必然联系。”

2月25日凌晨4点41分，陶汝
坤的父亲陶文首次就事件做出
公开回应。

陶汝坤的父亲陶文在新浪
微博发了他迄今为止的唯一一
条微博：“我是合肥市审计局职
工陶文，由于教子无方，因儿子
陶汝坤给周岩及周岩一家造成
的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表示
深深的愧疚，并对广大网民深表
歉意。我会竭尽全力为周岩治
疗，陶汝坤已被关押，案件按司
法程序在进行，我将接受法律判
决，绝不回避我应该承担的法律
责任。”陶文还承诺，他们会竭尽
全力为周岩治疗。

这条道歉的微博被转发超
过7万条，十几万条评论中大多
不认可陶文的道歉姿态，对他进
行了苛刻的指责和谩骂。

网友还在这条微博上得到
意外“收获”，有网友发现，第一
个转发陶文微博的并非普通网
民，而是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网宣办主任魏玉萍，陶文微
博发出后仅仅两分钟她就做了
转发，这引起一片哗然。

据合肥当地一知情人士透
露，“安徽少女毁容案”在网络上
大肆传播确实引起了当地官方的
关注，但它终究只是个刑事案件，
而非公共事件，官方没有理由去
表态，而且案件主角只是单位职
工的子女，其所在单位也没理由
表态，最后就只能由陶文自己做
出回应。魏玉萍虽然转发了这条
微博，但他们两人并不认识。

合肥警方开始出面做出澄

清。2月25日，合肥警方声明，陶
汝坤一直羁押在看守所，并未被
取保候审。2月27日，具体侦办此
案的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做了各种情况说
明。28日下午，瑶海分局再次紧
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当地晚报一记者称，瑶海公
安分局曾向他这个跑口记者咨
询称，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
大的阵势，这么多媒体前来采
访，不知如何应对。他回答：“有
什么就说什么呗。”

官方澄清消解了不少无端
猜测，而舆论产生后，司法部门

也开始加速动作。
周岩刚入院时，法医认为还

不具备伤情鉴定条件。2月20日，
法医再次检验后称，说要等治疗
全部终结才能进行伤情鉴定。21
日，周家人再次要求警方做伤情
鉴定。直到24日，案件在网上曝
光，周岩的伤情鉴定才得以进
行。

不少专家认为，周岩其实早
就具备了做伤情鉴定的条件。

■私人生活公共化

2月25日22时28分，陶汝坤的
父亲陶文在“合肥热线”发布了一
篇《我是陶汝坤的父亲，真诚地向
大家道歉，我们会承担应负的责
任》的帖子。这个帖子的信息量比
微博中的要大，此事件双方信息
不对称的局面因而稍有改变。

这篇帖子透露了很多细节。
陶文称，2010年初，陶汝坤和周
岩早恋，后因周岩另有男友，陶
汝坤烧伤了周岩。周岩住院期
间，陶家共支付医药费33 . 86万
元，并不拖欠医院医药费。

在赔偿问题上，陶文称，周
家此前索赔1000万元，后降至
600万元，再到今年2月12日要求
的“280万元外加一套住房”，但
陶家称无力承担，被拒绝后周家
人才到网上发帖。

周家很快做出回应。双方各
执一词，似乎让人很难轻易下判
断，但网友从这种交锋中寻找到
线索，每个人都从自己感兴趣的
一点出发，编织出双方关系脉络。

周岩和陶汝坤的私人生活
很快被曝光，他们的微博、QQ空
间、社交网站，所有个人生活痕
迹都被公之于众，每一段文字、
每一张照片，都要被加以解读。

这种私人生活的过度曝光
不止施暴方，连受害方也感到极
不适应，但舆情发展至此，一切
已由不得两家人再去掌控。

“与讨论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官二代’一样，所有对个人隐私
和生活作风的讨论都不影响对
这个刑事案件本身的定性，司法
的应该归司法。”著名刑辩律师、
北京律协刑事诉讼委员会秘书
长李肖霖说。

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一直
关注事件变化，在药家鑫一案
中，她因“激情杀人”的案情分析
在网上挨了不少骂，这次，她明

确拒绝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李玫
瑾称，自己不宜在法庭审判前做
任何分析，“因为国情如此”，“等
判决后再说也一样。”

■“我不会做‘张显第二’”

伤情鉴定结果在3月1日下午
出炉，周岩被鉴定为重伤，目前案
件已移交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截至本报截稿前，周岩共收
到捐款83万多元，不少整形医院
医生都前往周岩家，提供治疗意
见。

不过过分关注并非好事。当
事人的隐私被曝光殆尽，比如照
片大都未经技术处理，这在周家
人第一次发帖时就没有注意。

“这无疑是用孩子的未来做最后
一搏，而现在他们也不得不为此
买单。”芮必峰冷静地分析，事件
当事人实际上已成为“透明人”，
而每个人都不想让自己如此这
般被公众集体“审查”。

过多的访客一度让周岩无法
保证充分休息。2月27日记者前往
周家采访时，从一楼到五楼全是
记者。频繁与外人接触，让周岩
多处伤口感染恶化，周岩的父母
从早到晚一拨接一拨地接待访
客，说得口干舌燥，疲于应付。

而陶家父母在案件浮出水
面后，双双向所在单位请假。在
与记者仅有的两次通话中，陶文
的语气显得相当疲惫。

“从现在的事实来看，‘官二
代’的说法有些勉强，而青春少女
毁容前后的对比图片产生的视觉
冲击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
慢淡化。”芮必峰认为这个案件很
难再掀起热潮，除非有证据证明
确实有一方干预了司法公正。

事件关注度正在降低。“现
在就是走司法程序。”周岩母亲
说。私底下，周家还和陶家通过
电话，“还想给他们留条后路。”
周岩父亲说。

李智贤并不想通过发动舆
论来维权，她希望公众能理性地
看待这个案件，一切都走司法程
序，“我不同意‘不杀不足以平民
愤’的说法，法官应当独立、公正
地依法审理案件，判决结果不应
被民愤所左右。”

有网友接受不了李智贤作
为周岩代理律师能说出这样“温
和”的话，李智贤说：“我是律师，
张显是公民代理人，我不会做

‘张显第二’。”

只求需要的
“真相”

少女毁容案中的“官二代”、粗口、隐私
本报记者 龚海

烧伤照片被曝光
时，周岩已经在床上
熬过了5个月。

这原本是一件普
通的涉及未成年人的
刑事案件，但司法程
序一直没有展开，案
子随之沉潜。

烧伤照片是周岩
的亲属通过网络发出
去的，施暴者被附以

“官二代”标签，一个
普通百姓的微博求助
迅速发酵成为舆论焦
点。压力转向施暴者
一方，连案件所牵涉
的司法机关也高度警
觉起来。

不过很快，事件
发 展 超 出 当 事 者 想
象，让此事的讨论已
经跨越了作为一个刑
事案件本身的边界。

在这场迅速引发
网络围观，随后关注
度 迅 速 消 减 的 事 件
中，我们试图还原其
中的细节，从喧嚣中
反思社会的痛点。

毁容少女和她曾经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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